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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和
妻
子
參
加
了
她
老
上
司
的
丈
夫
約
翰
的
葬
禮
，
那
實
際
上
是
一
次
追
悼

會
。
我
們
也
參
加
過
在
殯
儀
館
舉
行
的
，
陳
列
着
死
者
的
遺
體
，
參
與
者
可
以
上

前
瞻
仰
，
留
下
在
門
口
取
得
的
一
朵
鮮
花
。
這
次
在
教
堂
舉
行
，
連
骨
灰
盒
也
沒

有
陳
列
出
來
。

幾
次
參
加
過
的
，
都
帶
有
宗
教
色
彩
。
這
次
當
然
由
一
位
牧
師
主
持
。
我
因

為
家
庭
影
響
，
自
小
在
上
海
參
加
的
葬
禮
或
﹁追
思
禮
拜
﹂
，
也
總
是
由
牧
師
主

持
。
無
論
是
受
美
國
教
會
影
響
的
﹁長
老
會
﹂
或
英
國
影
響
的
﹁聖
公
會
﹂
都
必

然
會
齊
唱
一
曲
帶
有
﹁上
帝
寶
座
前
再
相
見
﹂
的
聖
歌
。
它
會
給
我
帶
來
太
多
的

場
景
回
憶
，
以
至
於
今
天
對
妻
子
回
憶
、
哼
起
此
曲
，
也
難
禁
哽
咽
。
葬
禮
總
是

一
件
哀
事
。

教
堂
裡
當
然
充
滿
着
肅
穆
的
氣
氛
，
但
自
始
至
終
沒
有
聽
到

那
首
哀
歌
，
代
之
以
寧
靜
、
引
起
對
生
命
的
遐
想
的
曲
子
；
我
叫

不
出
曲
名
，
反
正
是
在
收
音
機
裡
常
聽
到
的
。
牧
師
講
的
大
意
是

，
個
人
的
生
命
都
有
盡
頭
，
到
站
下
車
，
但
整
體
的
生
命
無
止
境

，
所
以
應
當
樂
觀
對
待
約
翰
的
離
去
。
這
個
精
神
貫
穿
着
整
個
追

悼
會
。
接
下
來
是
約
翰
的
老
朋
友
講
話
。
在
其
他
同
樣
性
質
的
集

會
上
，
都
有
類
似
的
致
詞
，
講
死
者
生
前
的
一
些
好
事
、
逸
事
。

為
了
參
加
這
個
集
會
，
我
當
然
特
地
穿
上
正
裝
，
而
且
繫
了
深
色

的
領
帶
。
使
我
覺
得
特
別
的
是
，
那
位
老
朋
友
居
然
用
紅
色
的
領

帶
。
環
顧
左
右
，
男
士
雖
然
正
裝
的
佔
十
之
八

九
，
但
也
有
穿
背
心
的
，
甚
至
約
翰
的
女
婿
居

然
沒
有
穿
上
裝
；
女
士
則
更
隨
便
了
。
那
位
老

朋
友
的
講
話
，
有
意
夾
雜
一
些
趣
聞
，
不
但
引

起
笑
聲
，
而
且
有
三
、
四
次
鼓
掌
！
和
人
們
的

穿
着
很
匹
配
。

約
翰
去
世
，
我
們
收
到
遺
孀
的
電
郵
後
，

就
注
意
看
地
方
報
紙
上
的
訃
告
。
訃
告
敬
謝
花
圈
，
希
望
移
作
一

種
慈
善
捐
款
。
約
翰
家
有
幾
種
寵
物
，
包
括
一
隻
學
人
講
話
的
鸚

鵡
，
取
名
﹁契
哥
﹂
。
凡
有
訪
客
，
約
翰
必
介
紹
契
哥
，
並
表
演

與
契
哥
作
辯
論
式
的
對
話
。
訃
告
上
列
出
活
着
的
家
屬
，
末
了
把

契
哥
也
列
在
上
面
，
使
訃
告
帶
着
幽
默
。
那
位
老
朋
友
居
然
也
以

契
哥
結
束
他
的
講
話
，
努
力
營
造
一
種
使
大
家
覺
得
約
翰
離
我
們

不
遠
的
氣
氛
。

儀
式
當
然
少
不
了
讀
經
、
唱
詩
、
祈
禱
、
祝
福
，
歷
時
一
個

小
時
。
結
束
時
牧
師
和
家
屬
先
離
場
，
大
家
列
隊
向
遺
孀
和
家
屬
致
意
。
隨
後
有

一
個
簡
單
的
招
待
會
，
讓
互
相
認
識
的
來
客
，
有
短
時
間
交
談
的
機
會
。

在
回
家
的
路
上
，
我
和
妻
子
談
起
中
國
的
喪
事
。
農
村
裡
大
約
還
盛
行
由
嗓

門
好
的
人
喊
叫
，
家
屬
一
一
磕
頭
，
披
麻
帶
孝
、
哭
哭
啼
啼
，
甚
至
僱
人
哭
喪
，

就
像
電
視
劇
《
有
一
說
一
》
所
描
寫
的
。
城
市
在
殯
儀
館
舉
行
，
想
必
仍
是
那
首

十
分
沉
重
的
哀
樂
。
近
年
甚
至
興
起
花
大
把
錢
﹁做
道
場
﹂
藉
以
擺
闊
的
。
約
翰

曾
有
一
次
離
婚
的
經
歷
，
我
在
約
翰
的
追
悼
會
上
，
居
然
看
到
他
的
前
妻
也
來
參

加
了
，
坐
在
第
一
排
遺
孀
的
旁
邊
，
相
互
安
慰
！
我
們
在
家
裡
閒
話
，
少
不
了
對

美
國
的
批
評
；
但
就
葬
禮
而
言
，
不
能
不
佩
服
人
家
比
我
們
文
明
多
了
。

南國深圳，立春後開
得最盛的花當數枝幹高壯
的木棉花，它居高臨下，
燦若火炬，開得轟轟烈烈
，吸引了整座城市的目光
，人送尊號 「英雄花」。

與此同時，有一種花也在靜悄悄地開了，
它貌不驚人，素潔淡雅，尖長的綠葉上，米黃
、淡紅或淺赭的花開得密密實實，簇簇相擁，
遠處乍一看，可像一嘟嚕一嘟嚕的小葡萄呢，
引來蜂飛蝶舞，在深南路、福強路等主要交通
幹線上，列為儀仗，蔚為大觀。不如此，真可
能把它遺忘了。它就是芒果花，和早春開放的
木棉花交相輝映。

我居住的小區栽種了許多芒果樹，在上下
班經過的馬路旁，最多的樹種還是芒果樹，
「迎得春花先到一，淺黃輕綠映樓台」，應該

說我和這種喬木很有緣分了。不管有意無意，
芒果樹每天都實實在在進入我的視野，融入我
的生活。當我在窗前久坐，靜靜閱讀或是敲着
鍵盤寫作，一抬頭，映入眼簾的是芒果樹的枝
葉繁花，不由停下來，看看花葉有啥變化，藉
以調理有些倦乏的眼球。如果有幾隻鳥飛來，
在枝椏上跳躍啁啾，那更會讓我走神，我能找
出若干種理由說服自己，掩卷釋書，歇息片刻
，屏聲靜氣地觀鳥聽鳴，誰叫我是個讀書專注
力不強的人呢。如果不趕時間，下班我會提前
一站下車，愜意地在芒果樹下走一段，任細碎
的花蕊飄落在我的頭上肩上。夜晚就寢，聽着
樹葉在耳邊沙沙，這美妙的意境，很快助我入
睡，好多年都沒失眠過。

有些花雖艷麗，但花期短，像匆匆過客，屬曇花一現。芒
果花可不是這樣，既然開了，就不輕易凋謝，花期長達一兩個
月，把全身的能量釋放，韌性蠻足。它不似桂花和白蘭花那樣
清香撲鼻，但結果卻是桂花等所不及的。花謝抽穗，結出的果
實起先像綠豆，漸漸長成橄欖樣，再往後，就有雞蛋大小了。
這時，小區的景色也為之一變！招來了各種注意的眼光，有喜
悅的，羨慕的，驚奇的，居民們閒蹓躂，三五成群圍着芒果樹
，瞅着樹上吊掛的果實，有了共同的話題，慶幸生活在一個大
果園裡，要多加呵護環境啊。當然，人心難測，也有貪婪的目
光瞄着芒果，偶爾偷偷 「冒犯」，鈎幾個青澀的果子回家，達
到私慾的滿足。這會招來眾鄰居異口同聲的譴責和制止，老阿
伯老阿婆暫時放下手中的麻將，沒事溜幾圈，把果樹看得更緊
了，還在布告欄發了愛護果樹的倡議。鄰里和睦，並不等於對
損害公共利益的不文明行為見之任之。

不受襲擾的果子滋滋吸收泥土的養分，體形不斷地膨脹、
圓潤。芒種天，果色漸黃，長得有拳頭大了。此時夜晚在小區
徜徉，隨輕風搖曳， 「啪」一聲，樹上掉下個黃皮熟芒果來，
似乎告訴你：收穫的季節到了，該採摘了。收芒果的時候，小
區像遇到了大喜事，管理處的工作人員架着梯子上樹採摘，手
握芒果輕輕一擰，裝入籃中，樹下呢，早圍了好多人，指指點
點，興高采烈注視這豐收的一刻。那些天，鄰居們合不攏嘴地
樂，每戶都分得幾個芒果，對果樹的愛護得到應有的回饋。

端詳手中的芒果，它的形狀像什麼？我看惟一像個腎臟。
這人體內的重要器官，能調節體液，代謝排泄廢物，維持體內
新陳代謝正常進行，不可或缺。其實，不僅人，社會肌體也需
要一雙健全的 「腎」，才能隨時濾去有悖道德規範的廢液，摒
除陋習病害。給予我們的，是水土涵養，市容改善和心靈淨化。

「運河般寬
闊的護城河，是
這幅風景畫的主
體，岸坡下有幼
童在蘆葦中像青
蛙一樣玩耍，水

面上浮游着群群白鴨，濺着水花，發
出嘎嘎的聲音回答着主人的呼喚。提
着洋鐵桶下到岸邊打水的人往往要蹲
上一會兒，靜靜地欣賞這幅田園般的
景致……」

這是瑞典人奧斯伍爾德．喜仁龍
的遊記《北京的城門與城牆》中描述
的二十世紀初的前三門護城河。

今天在前三門所見只有車水馬龍
，高樓林立，如風景畫一般的護城河
早已消失了。

提起老北京護城河的歷史，可以
遠溯至金中都和元大都時期，但真正
成形在明代。西元一三六八年，明軍
攻佔元大都，為便於防守，將元大都
北城牆南移，並利用高粱河、積水潭
作為北護城河。一四一九年，又將元
大都南城牆南移，並開挖新護城河，
即前三門護城河。明嘉靖四十三年
（一五六四年），為防蒙古騎兵對京
城安全的威脅，修建了包圍南郊的外
城，同時浚有城壕，形成了今天的南
護城河。各條護城河的水都匯集到東
便門，經大通橋，入通惠河，北京護
城河 「品」字形格局自此初步形成。

數百年間，護城河上舟楫往來，
京城百姓大多從朝陽門外登舟，沿護
城河南下至東便門或通惠閘，舉家出
行。冬天，前三門護城河和南護城河
都開闢冰上運輸線，坐冰船出遊省錢
、方便。舊曆七月十五日中元節時，

前三門護城河上燈影綽綽，又成為老百姓放河燈、
賞河燈的好去處。

上世紀五十年代，北京護城河的總長度為四十
一點一九公里。

一九六五年，出於軍事考慮，中央決定在北京
修建地下鐵道，並將護城河由明河改為暗溝。護城
河改暗溝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未來地鐵的安全，地鐵
就在城牆的位置，而護城河與城牆之間僅不足十米
，較窄的前門一帶僅三四米距離。地鐵埋深又低於
河道，戰時一旦炸毀，河水極有可能淹沒地鐵。

隨着地鐵一期工程的進行，前三門護城河幾乎
全部消失，僅餘下崇文門以東近兩公里；西護城河
復興門以東零點九二公里也埋入地下。

從此，像 「綠色項鏈」一樣環繞了北京城五百
年的護城河只剩下了南、北兩條 「平行線」，總長
度不過原來的一半。

近幾年，呼籲恢復北京老護城河的呼聲日益強
烈，也引起了管理部門的關注。

二○○二年十月十六日，北京市發布實施《北
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其中第七部分專門做
了 「歷史河湖水系的保護」規劃，提出將轉河、菖
蒲河、御河予以恢復，並且指出 「前三門護城河是
貫穿北京舊城的一條重要歷史河道，它的恢復對於
保護北京舊城風貌、改善市中心生態環境具有積極
作用，在遠期應予以恢復」。

一
九
六
○
及
七
○
年
代
，
因
為
內
地
某
些
特
殊
事
件
引

至
香
港
的
愛
書
人
無
書
可
讀
，
重
印
書
的
風
氣
吹
得
熾
熱
。
一

位
愛
書
文
人
對
路
翎
的
小
說
有
偏
愛
，
重
印
了
他
的
《
飢
餓
的

郭
素
娥
》
、
《
青
春
的
祝
福
》
、
《
蝸
牛
在
荊
棘
上
》
、
《
在

鐵
鍊
中
》
和
《
朱
桂
花
的
故
事
》
，
以
填
補
時
代
的
缺
失
，
使

香
港
及
世
界
各
地
熱
愛
路
翎
的
讀
者
們
得
以
讀
到
他
的
小
說
。

路
翎
的
代
表
作
是
長
達
八
十
萬
字
的
《
財
主
底
兒
女
們
》
，
無

奈
此
書
相
當
罕
見
，
無
法
重
印
，
大
家
失
諸
交
臂
，
引
以
為
憾
！

路
翎
（
一
九
二
三
至
一
九
九
四
）
是
胡
風
集
團
中
最
具
才
華
的
小
說
家
，
一

九
四
○
年
還
是
個
十
七
歲
少
年
的
路
翎
即
着
手
撰
寫
長
篇
《
財
主
底
兒
女
們
》
，

此
書
寫
自
一
‧
二
八
戰
爭
到
蘇
德
戰
爭
爆
發
時
，
一
個
﹁蔣
﹂
姓
大
家
庭
的
人
事

變
遷
，
涉
及
的
人
物
達
七
十
多
人
，
背
景
在
南
京
、
蘇
州
、
上
海
、
九
江
、
武
漢

…
…
等
大
城
市
。
初
稿
二
十
萬
字
，
寄
給
時
在
香
港
的
胡
風
，
可
惜
原
稿
在
戰
亂

中
遺
失
了
。
路
翎
隨
即
重
寫
《
財
主
底
兒
女
們
》
，
到
一
九
四
四
年
五
月
完
稿
。

《
財
主
底
兒
女
們
》
分
上
下
兩
冊
，
厚
一
三
九
七
頁
，
上
冊
曾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由
希
望
社
獨
立
出
版
，
今
次
我
買
到
的
上
下
全
書
，
是
一
九
四
八
年
，
希
望
社

在
上
海
出
版

的
，
只
印
二

一
二
○
套
，

不
容
易
見
到

。
胡
風
在
序

中
說
﹁時
間

將
會
證
明
，

《
財
主
底
兒

女
們
》
底
出

版
是
中
國
新

文
學
史
上
一

個
重
大
的
事

件
﹂
。
可
見

此
書
的
地
位

多
重
要
！

傳統京劇《戰宛城》，是
一齣名劇。它取材於《三國演
義》，內容是寫：曹操攻破宛
城，張繡戰敗而降。曹操進城
後，將其嬸娘擄佔。張繡視為
奇恥大辱，怒而欲除曹操。但

因曹操手下的大將典韋，武藝高強，勇猛非凡，恐
怕難以取勝。便設宴將典韋灌醉，並令胡車盜走典
韋的武器─雙戟。然後率兵夜襲曹營，典韋酒醒
，奮勇抵抗，最後戰死。曹操見勢難擋，只好狼狽
逃亡。

在這齣戲中，典韋是個重要人物。如果，不是
因為他一時大意，被張繡用酒灌醉，丟失了雙戟，
而有他來保護曹操，張繡便很難取勝。所以，很多

京劇界中的 「好佬」，如譚鑫培、余叔巖、楊小樓
、俞振廷、孫毓坤及 「南派京劇」的周信芳等，他
們在主演《戰宛城》中的張繡時，都是約請了錢金
福、錢寶森、許德義、范寶亭、劉奎官、李如春、
王富英等名角，來配演典韋一角。在劇中的《醉韋
》一場，張繡與典韋明是歡宴，暗藏殺機，勾心鬥
角。這些傑出的老藝術家，都有着精彩的表現。

關於典韋的勇猛，在《三國演義》中，曾有這
樣的描寫：一日，夏侯淳引一大漢來見。淳曰：
「此乃陳留人，姓典，名韋。勇猛過人。舊跟張邈

，與帳下人不和，手殺數十人，逃竄山中。淳出射
獵，見韋逐虎於澗，因收於軍中。今特薦之於公
。」

兇暴的猛虎，居然被追得落荒而逃，可見，典

韋確是武藝高強，力大無窮。據夏侯淳介紹：他曾
為友報仇殺人，提頭直出鬧市，數百人不敢近。另
外，他所使用的兵器，是兩枝鐵戟，重達八十斤。
他舞耍起來，運使如飛，毫不吃勁。當時，他在晉
見曹操時，曹操帳下的大旗，為風所吹，岌岌欲倒
，眾軍士挾持不定。典韋上前，喝退眾人，一手執
定旗杆，立於風中，巍然不動。曹操見了，心中大
喜。賜予駿馬、錦襖，封為帳前都尉。

後來，典韋又為曹操創立了不少功績。特別是
濮陽一戰，兩次救曹操脫險，使曹操更加厚愛，不
離其左右。因而，典韋在宛城戰死後，曹操哭而奠
之，說： 「吾折長子、愛侄，俱無深痛；獨號典韋
也」。可見，典韋在曹操的心目中，有着何等重要
的地位。

俗話說： 「十句諺語十句真。
」透過民諺俗語來研究舊時代的官
場，更能把官情世態看得明白通透。

第一句： 「求官如鼠，得官如
虎。」

俗話說： 「未做官，說千般；
做了官，都一般。」未做官時，那叫個義形於色發揚蹈
厲說得（包括寫的）堂而皇之漂亮之極啊！可是做了官
呢？先是縮脖子，裝孫子，夾着尾巴做小官；一旦官做
大了，那可不得了了。俗話說： 「官升脾氣長，位高架
子足。」又說： 「官大福大勢大，財粗腰粗氣粗。」還
說： 「官大了，人胖了，大爺大娘全忘了。」總之一副
「求官如鼠，得官如虎」的變色龍嘴臉。為什麼那麼多

人喜歡鑽營當官呢？有個朋友說過一句極其精彩的話：
「當官的好處說─也─說─不─盡！」且不說 「三年清

知縣，十萬雪花銀」，僅是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就
夠人垂涎直下三千尺。明張岱《夜航船．選舉部．官制
》： 「凡品級官員封及其母妻者，正從一品，母妻封一
品夫人；正從二品，母妻封夫人；正從三品，母妻封淑
人；正從四品，母妻封恭人；正從五品，母妻封宜人；
正從六品，母妻封安人；正從七品，母妻封孺人。」這
也正好應了一句俗語： 「嫁了官人當娘子，嫁了屠夫翻
腸子。」

第二句： 「官大一級，嘴大一尺。」
俗話說： 「官大一等，理長一分。」又說： 「官大

一級，嘴大一尺。」還說： 「官字兩張口，沒有也說有

。」不僅嘴巴大，而且手也長。正所謂 「文官三隻手，
武官四條腿」（文多一隻手撈，武多兩條腿逃），並且
「賊是暗地裡偷，狗是背地裡咬，土匪是攔路搶，官爺

是明着要」。官人不僅手長，而且手狠。老話常說：
「民錯了，官打哩；官錯了，打民哩。」又說： 「心不

黑，官不紅。」在這種 「官大一品壓死人」的專制環境
中，各級大小官員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官經，叫做
「瞞官莫逆官」──就是盡可以對上司瞞哄和欺騙，但

千萬不要硬頂，即使有理也不行。在這種氛圍裡薰陶出
來的芝麻小吏們，手段也十分了得，有的比長官更厲害
。誠如俗話所說： 「任你官清似水，怎奈他吏滑如油。
」並說： 「諸般雜症好醫，唯有吏病難治。」

第三句： 「官大自險，樹大招風。」
俗話說： 「位尊者憂深，祿重者責大。」又說：

「官高必險，伴虎而眠。」還說： 「官大自奸，水大自
淹。」何哉？明朱載堉有一首十分有名的《十不足》：
「終日奔忙只為飢，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綾羅身上穿

，抬頭又嫌房屋低。蓋下高樓並大廈，床前缺少美貌妻
。嬌妻美妾都娶下，又慮出門沒馬騎。將錢買下高頭馬
，馬前馬後少跟隨。家人招下十數個，有錢沒勢被人欺
。一銓銓到知縣位，又說官小勢位卑。一攀攀到閣老位
，每日思想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
。洞賓與他把棋下，又問那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
，閻王發牌鬼來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還嫌低
！」人心如此，官心如此。沒當官的想當官，當了小官
想大官。然而官場是個金字塔，越往上位子越少，可是

瞄着的人、進攻的人卻越來越多。所以說： 「官大自險
，樹大招風。」

第四句： 「十山九無頭，官至三品休。」
俗話說： 「官到尚書吏到部，人到討飯盡了頭。」

又說： 「十山九無頭，官至三品休。」三品是個多大的
官？各個朝代不一樣，大致在尚書和侍郎之間（折合成
現代的職級，尚書相當於正部級，侍郎相當於副部級）
。譬如，隋代的六部尚書都是正三品，侍郎則只有吏部
侍郎是正四品，而戶、禮、工、刑、兵五部侍郎都是從
五品。唐代的六部尚書都是正三品，侍郎則只有吏部侍
郎是正四品上，而戶、禮、工、刑、兵五部侍郎都是正
四品下，六部二十四司郎中都是從五品上。金代的六部
尚書都是正三品，侍郎一律是正四品。明初沿用元制，
到洪武十三年（一三八○年）撤銷中書省並廢除丞相職
務，六部職權大大提高，成為直接向皇帝負責的中央最
高一級行政機關，六部尚書都是正二品，而左右侍郎都
是正三品。張岱《夜航船．選舉部．官制》對明代的正
從九品官列了一張明細表，謹錄一、二、三品如後：
「正一品：太師，太傅，太保，宗人令，左右宗正，左

右宗人，左右都督。從一品：少師，少傅，少保，太子
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都督同知。正二品：太子
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尚書，都御史，都督僉事
，正留守，都指揮使，襲封衍聖公。從二品：布政使，
都指揮使同知。正三品：太子賓客，侍郎，副都御史，
通政使，大理寺卿，太常寺卿，詹事，府尹，按察使，
副留守，都指揮僉事，指揮使。從三品：光祿寺卿，太
僕寺卿、行太僕寺卿，苑馬寺卿，參政，都轉運鹽使，
留守司指揮同知，宣慰使。」看一看，比一比，就知道
三品官也不是誰都可以當的。俗話說： 「望山跑死馬，
望魚饞死人。」官場亦如是。倘一級一級不停地往上竄
，哪裡是個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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